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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疫情时代的策展，我们可以想到些什么？
What  Can We Think of When Talking about Curating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邱敏　Qiu Min

摘要：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带来的疫情防控管理

措施，使得各种艺术展览活动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处于暂时

冻结和停摆的状态，实体展览空间被迫暂时关闭，但艺术创

作和展览并没有停止，很多艺术机构都从线下展览转向了线

上展览，当艺术空间被虚拟化，艺术品被数字化，还需要策

展人吗？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策展人应该如何在线上展览

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策展，线下展览，线上展览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in 2020 and the sealing and control 

measures brought about by it have frozen and suspended various art exhibition 

activities. Physical exhibition space was forced to close, but artistic creation and 

exhibition did not stop. Many art institutions have shifted offline exhibitions to online 

exhibitions. When art space is virtualized and art works are digitized, do we still need 

curators? Facing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ow should curators play a 

role in online exhibitions?

Keywords: post-pandemic era, curating, physical exhibition, online exhibition

运营收入锐减，而运营成本却相对增加。

最初的线上展览常见的方式是对实物

展览的复刻。早在1984年，上海博物馆以

电脑组的方式建立了第一个数字化机构，而

1996年在人民广场建成的新馆是博物馆系

统的第一座智能化大楼。上海博物馆有国际

性的专业眼光和相应的技术能力在艺术图像

智能化数据库方面长期预埋铺垫，因此在

2020年1月24日，全国的艺术博物馆集体

宣布闭馆停摆的时候，上海博物馆利用之前

积累的数字化数据，在新春伊始就给广大市

民提供了云看展的机会。而对于另外一些并

不具备数字化艺术品资料库的艺术博物馆，

突发性的闭馆，使得艺术展览变成了一种非

常突兀的断裂。在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的可

传染疾病会反复，并非今天才出现，比如中

世纪的黑死病（鼠疫）、西班牙大流感、霍

乱、天花、肺结核等等，那个时候没有今天

的通讯设备和先进的科学医疗手段，死亡率

更高。但是，流行性病疾带来了日常生活、

社交方式等的剧烈变革。我们无论从事什么

行业，如果不具备一种未来的前瞻性眼光，

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就会处于一种搁置暂停

的被动状态。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

会，再到当前的信息社会，我们的日常生

活，包括思维方式已经进入到了数字化的世

界，人类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不

可避免地被裹挟进数字化的编码之中。从宏

观的角度看，疫情制造的并不是眼前所见的

断裂，相反它把之前已经正在酝酿或者潜在

的力量加速运转起来。比如艺术品的数字化

和艺术空间的虚拟化，最初作为艺术领域的

一种补偿性或者辅佐性手段，业界一直处于

观望的或悬置的态度，但在新冠疫情之后，

越来越具有一种显性的可能。虚拟数字博物

馆、线上展示、艺术品的数字化保存、展

示、创作等，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只不

过新冠疫情加快了其实践的速度，并在一定

程度上激活了艺术没有实现的潜能，将其释

放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一个

艺术策展人，不可能被动地等待疫情管控的

结束，必须结合线上展览的特性，在策展方

式和思路上准备新的预案。

二、线上展览，是否还需要策展人？

线上展览建立在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之

上，比如测绘、3D建模、3D打印、激光扫

描、航拍、激光雕刻、网站链接、后台应用

等，一个数字化领域的从业者或者界面操作

的后台程序员和似乎就可以搞定一切。同

时，展览在传播渠道上也有了大量新的媒介

通道，相对于传统策展人，一名网红或者熟

悉各种APP等线上传播平台的人，可能在艺

术后期的推广上，比不熟悉这些数字平台的

传统策展人要带来更大的点击量。今天我们

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都会被记录，出行、消

费、阅读，我们点击的每一个链接都反过来

不断重塑我们的个人画像，系统基于这些画

像给我们推荐商品、服务、展览，潜移默化

地决定了我们的阅读好恶、消费级差、观展

层次，系统比我们更知道自己的偏好。虚拟

空间甚至比现实空间更现实，完全实现了自

动化决策，我们每天浏览大量的信息，都是

系统经过算法推荐的，我们喜欢看的不断被

推送，不喜欢的就自动筛出。所以在一切智

能化系统担当时，还需要策展人吗？

答案是：当然需要！艺术展览转向智能

化系统，策展人依然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但

他的策展思路和方式将随之发生变化。

古典艺术具有一种神圣性，头顶上笼

罩着一层光晕。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消除了

艺术品的唯一性，光晕也由此消失了，它们

不再依据传统的审美标准来进行价值判断，

而是一件作品的社会性。比如我们拿着一只

杜尚签过名的小便池，或者一只安迪·沃霍

尔复制的超市货架上一模一样的布里洛盒子

时，美术馆曾经苦恼如何收藏一件观念作

品，美国的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等人通过

讨论体制问题解决了大家的这一困惑：一件

拥有物质形体的观念艺术品，重要的是背后

体制的力量，它由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著名

的收藏家、活跃在各个财团的策展人、艺术

家的名气和声望、各种文化的基金会，同时

还有一大批有话语权的理论家、批评家、媒

体，共同创造了一个观念艺术的上下文语

境，一件艺术品有了阐释的理论依据，它也

就具备了艺术价值的潜在可能。与此同时，

它们都是拥有物质形体的。所以无论是史曼

尼把本人的粪便做成罐头，还是翠西·艾敏

把睡过数日的一张床搬到美术馆，抑或谢德

庆用一年的时间将自己关在笼子里每隔一个

小时打卡……当代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

胜数，不管他们的艺术观念如何激进、反

叛、玩世不恭，一旦策展人要策划一场展

览，作品的呈现方式皆是以物质实体的形式

存在于物理空间之中。

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艺术品的物理形

式，20世纪60年代时麦克卢汉就预言了信

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为平台的交流方式带

来一种结果，就是重新部落化。我们的日常

行为方式处于一种聊天和对话的漫游状态。

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艺术品以及艺术策展项

目，就变成了一个跟传播有关的、与创意有

关的线上项目。比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在

全球四处开花时，世界各地的艺术博物馆和

艺术机构都被迫暂时关闭，而有数字技术能

力的艺术博物馆团队迅速与时俱进，借助虚

拟网络平台开始进行线上的艺术项目推广。

在这些艺术项目的推广过程之中，策展人依

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而且他的创造性

思维被全面地激发出来。

在 海 外 ， 一 些 艺 术 博 物 馆 在 艺 术 品

的数字化复刻上给观者提供了云端看展的

服务，比如法国卢浮宫博物馆（https://

后疫情时代不是指疫情已经结束了，这

里的“后”正如我们在艺术史上谈论的后现

代主义的“后”一样，它不是历史时期就此

告一段落，而是把现代主义边缘化或者忽视

掉的东西重新进行审视。因此，在本文中使

用后疫情时代一词作为一个历史时间节点的

划分，主要是为了把我们之前在艺术策展中

没有留意的、忽视的、隐性的问题找出来。

新冠疫情之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时间带

着我们前行，我们在未来将带着疫情的记忆

向前走。因此，疫情对于各行各业都是一个

重要的转折点，它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和审

视疫情之前没有考虑到的方方面面，由此去

重塑我们的策展思路、斟酌策展细节、解决

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一、现场实体展览停摆，线上展览被迫全面

进入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艺术展览通常

都以现场实体展示的方式呈现，策展人的策

展方案几乎都是围绕展示空间进行策划和布

展的。虽然之前已经有一些艺术博物馆开始

陆续进行虚拟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但是初

衷主要是为了保存和记录已有的艺术品和文

物，以便更好地研究。2020年新冠疫情的

爆发以及应急实施的封控隔离措施，使得各

种艺术展览活动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处于暂

时冻结和停摆的状态，所有艺术机构的线下

通道全部被迫暂时关闭。首先是2020年巴

塞尔艺术展官方宣布3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的展览取消，紧接着Art Central宣布取消

当年的展会；佳士得通告3月的艺术拍卖会

延期；台北典亚艺博会5月的展会宣布延迟

至2021年……在202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一次全球性调查中

显示，“疫情期间全世界8.5万座博物馆闭

馆，占总数90%，其中近13%的博物馆可

能面临永久性关闭。2021年4月13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再度更新相关数据：2020

年博物馆平均闭馆155天，2021年以来很

多博物馆不得不再次关闭。2021年以来，

博物馆参观量比2019年下降70%，所调查

博物馆收入减少40%-60%，公共财政投入

在削减，波及近50%的博物馆。”［1］对于

民营美术馆来说，在运营成本上更是不堪重

负，自2020年1月24日闭馆以来，他们的

1.卢浮宫数据库英文官网首页 2.卢浮宫数据库中文官网首页

3.卢浮宫数据库首页的7个艺术门类 4.卢浮宫数据库首页的主题藏品 5.卢浮宫数据库收录藏品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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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此寻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读图”

呈现了40位国内外艺术家的60多件作品，

艺术样式从架上艺术到装置、多媒体影像艺

术、文献，并通过推送一日一图，让公众了

解作品背后动情的故事。同时还不间断推出

“晨读”“PSA亲子俱乐部”等线上活动。

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所策划的这些线上系

列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策展人思路的灵活变

通性，快速地从常规展览中跳离，将疫情防

控期间的限制有利地转化成为有创意的云端

艺术项目活动，不局限于数字艺术品的复

刻，而是巧妙地运用封控隔离期间，对外部

世界的了解集中于线上的状态，有效地将艺

术策展理念悄然预埋在大众之中。其策展理

念并不仅仅是针对疫情防控期间被迫闭馆而

设计的临时性解决方案，相反，即便是疫情

封控结束之后，这种人与艺术之间的云端连

接方式，对艺术的普及和想象力都提供了非

常有意义的启示。

三、策展人如何在线上展览中发挥作用？ 

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告一段落之后，

一些艺术机构陆续开始了线下展览，参观展

览由之前的全面开放，变成预约制。疫情只

是出发点，数字技术和相关的经济形态，生

活方式和对未来的想象到了一个临界点，真

实世界未必真实，虚拟的可能更真实，彻底

打破了对真实的讨论。技术带来了一种对真

实世界的瓦解。以前，任何公众参观展览的

时间是自由的，但是预约和限流使得我们在

观展时被迫接受在规定的时间里快速看完展

览，以免人流量的超额。如果疫情一直反复

或不确定，一定会影响各大艺术机构的展览

媒介，艺术家和策展人都不得不由此思考。

数字化展览结合AI和大数据的应用，现在能

到达的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但需要

大量的金钱、数据和计算能力的堆积。其中

也涉及很多技术性的细节，在线展览怎么去

沟连观者的体验，艺术品与艺术品之间的内

部逻辑如何自洽，展览除了像打游戏建模那

样提供一些视觉惊奇，也需要接近人的认知

习惯。所以不管线上还是线下展览，对于策

展人而言，比较难的仍然是具有创意性的策

展理念。

首先，未来的艺术展览一定是线上线

下相融合的方式。VR、AR只是替代性的工

具，人类直接的肉身体验是科技没办法完全

替代的。但未来，线下人类真实的接触会变

得越来越珍贵，教育、办公、看展览的云端

链接会变成一种新常态。在因新冠疫情封控

隔离的特殊时期，所有展览都被迫转为线上

展示，在疫情管控的平稳时期，艺术展览又

逐渐回到实体空间的现场展览。那么疫情并

未完全结束，实体展览就会面临很多相应的

管理措施。比如那些涉及引起观者扎堆的地

方：展览前言、休息的座椅在疫情防控期间

都被临时性地取消了，那么以后这些东西是

否会被考虑永久性地取消，或者以另外一种

方式呈现？而那些被观者触摸的物体介质，

比如多媒体艺术中所使用的耳机、触摸屏、

互动身体装置等，也因为疫情被临时性地取

消，那么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否会考虑到媒介

材质？策展人现场空间的布展方式是否要重

新规划？当展厅入口和展品前都摆放着酒精

消毒瓶，它就像作品的展签一样必不可少

时，作为讲究独特性和创造力的艺术，是否

会连同酒精消毒瓶一起进入创意产品的设计

中呢？甚至，未来不展出接触的东西，除了

虚拟艺术和虚拟空间，是否还有新的媒介材

料或观展介质出现呢？

疫情的反复局部暴发是一个不得不接受

的事实，比如今年（2022年）上海从4月

1日起的全城封控停摆，它提示我们必须面

对一个人类与病毒共存的问题，具体到未

来的策展思维和艺术品的展示方式都必须

进行重塑性的思考。固有的白盒子的展览

空间是否由此被打破？当然，打破白盒子

的展览空间已经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比如

在艺术史上行为艺术、大地艺术、非艺术

空间展览等等，早就打破了美术馆白盒子

空间的展览方式。但今天提出的问题是，

如果我们展出公众不接触的东西，这个媒

介是什么？比如声音装置需要听，以前的

方式是在展览现场提供耳麦，当耳麦变成

一个病毒传播的中介时，及时解决的一种

方式就是扫描二维码，进入网络链接，通

过个人手机进行“听”。那在物理空间的

实体展览是否就没有意义了，或者不适合

观看了？

其次，作为一个后疫情时代的策展人，

要了解数字技术的场景应用。艺术博物馆数

字化建设在艺术品展示的恢复和重建中是一

个主轴。由于新冠疫情的反复局部爆发，人

口密度高的聚集性场所时刻都将面临被封控

和暂时性的停业状态，而艺术机构也属于聚

集性场所，所以在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事务

上，它由最初的被动转向了积极主动。过

去，策展人直接面对艺术家、艺术作品和展

览空间，而未来，他将思考如何利用数字化

思维、理念和方法从展示到传播等对艺术品

系统进行生态化再造，重新探讨艺术展览与

社会的关系。展品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策展

思维的变化，策展人必须得全方位了解数字

技术，但并不是要解决技术问题，而是要与

相关技术团队进行合作，将这种技术思维的

方式，转移到策展的理念上来。只有了解了

技术，才能知道观者体验需要什么，当我们

把这些整合起来，才可能创新。策展人必须

精心设计一些互动展项，把这些深藏于数据

库中的资料实体化，与公众零距离接触。肉

身在场的体验和虚拟线上体验存在着区别已

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如何把数字化技术的

潜能更充分地运用到云策展上，以便提供观

collections.louvre.fr/en/）在2020年3月推

出了线上的官方藏品数据库，观众可以看到

涵盖48.2万件的数字藏品，并且四分之三

的数字图像配有齐全的文字信息资料（图

1-7）。法国奥赛美术馆（https://www.

musee-orsay.fr/fr）则邀请知名艺术家或

者批评家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博物馆馆藏，每

天推送一件艺术品，并附带文字解释自己推

荐的理由。而另外一些艺术博物馆则吸收了

网络游戏娱乐化、趣味化的特点，让观者既

观看了美术馆的数字藏品，又加入到虚拟的

游戏化场景之中。比如意大利的乌菲齐美术

馆（https://www.florence.net/）把馆藏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品配上宗教典故和当

下流行的网络段子，再加上一只新冠病毒畅

游美术馆的虚拟场景，制作成一个短视频

放在网上，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就达到了超

过12万的点击量。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

（https://www.getty.edu/）2020年3月则

策划了一个居家博物馆的云端项目，让公众

从博物馆馆藏图片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图

片，利用家中任意物品去模仿名画，然后自

拍，发布到社交媒体，在Instagram上不到

半年时间一共征集到超过5万张的投稿图片

（图8）。

相较于艺术博物馆，一些艺术家也以

个人的方式利用云端进行艺术创作和展览计

划。比如2020年3月美国艺术家KAWS联

手英国艺术工作室Acute Art将其标志性作

品“Companion”公仔以地理定位的像素

形式漂浮在全球12个城市地标上空：多哈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公园）、伦敦（千禧

桥）、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圣

保罗（伊比拉布埃拉公园）、纽约（布鲁克

林博物馆）、纽约（时代广场）、巴黎（卢

浮宫）、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首尔（DDP东大门设计广场）、东京（涩

谷十字路口）、台北（台北中山纪念馆）、

香港（中环摩天轮）。观众通过Acute Art

提供的APP可以购买7到30天的权限，就能

查看到巨大的捂着眼睛的“Companion”

公仔漂浮在城市上空。这次展览名为“延长

假期”（EXPANDED HOLIDAY ），在

有效地保持社交距离的前提之下，实现了公

众与艺术之间的巧妙互动。观者可以通过手

机与漂浮在城市上空的巨型AR公仔合影，

也可以随意选择各种生活环境与公仔“在一

起”（图9-10）。Acute Art的艺术总监丹

尼尔·伯恩鲍姆说：“‘延长假期’推出后

的几天里，Acute Art的应用程序下载量就

达到了10万人次，而目前的总下载量在25

万左右……KAWS创造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东西——他将AR变成了一个参与式的互动

项目。你可以成为自己的策展人，并将这个

小物件放在厨房、母亲的客厅、女友的浴室

中。你既可以与朋友分享，也可以把它上传

到社交媒体上——它已经成为了难以置信的

可视之物。”［2］

在国内，比如上海博物馆在2020年1月

24日闭馆，所有线下通道被封闭，他们立

即对之前积累的数字资源进行梳理，利用线

上渠道开展策展活动。随之，国家文物局下

达文件，要求各大官方艺术博物馆提供数字

展示，就此拉开云展览的热潮。2020年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推

出了“云逛博物馆”“直播间里观历史”等

多种在线艺术展览形式，有效避免了疫情防

控期间受出行限制而无法观展的问题。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案例是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PSA）在2020年2月14日到3月

16日的隔离时期，策划了“蓄电，微笑，再

相聚——从情人节到植树节”线上系列活动

（图11）：“在线展览全景：24小时不闭

馆的美术馆”云看展项目，不仅可以体验当

前四个展览，还可以回看2016年至今所有

过往展览的在线全景；“psD防疫计划”，

邀请了活跃在国内外十余位设计师创作一款

抗击疫情主题海报，以每周三次的频率在线

亮相；“闭关练功”项目中，PSA向声音、

身体等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发出邀请，与公众

分享艺术家们居家时如何完成艺术修炼；

“青策课程”则通过公众与青年策展人展开

对话，以一系列推文的方式将对话的诸多话

题公布于众；“寻谣计划”则是先邀请音乐

人改编童谣，再邀请艺术家基于童谣再创

6.卢浮宫数据库收录达维特作品（局部）

8. 美国洛杉矶盖蒂博物馆策划的居家博物馆的云端项目，利用家中任意物品去模仿名画

9. �KAWS联合AR艺术机构Acute Art推出了一个AR艺术项

目在手机端的查看

10. �公众可以随意选择各种生活

环境与公仔在一起

7.卢浮宫数据库收录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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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限的空间区域，设计了紧贴墙面，总长

5.2米，占地不到1平方米的超薄美术馆（图

12-13）。以前中国各大城市都做过街道黑

板报或者街道橱窗，展览一些绘画作品，但

信息时代对这种街道橱窗展示冲击非常大，

每天经过的人流量很大，但大多数人都选择

视而不见。而愚园路墙馆用了一种怀旧的方

式，却巧妙地完成了对路人的吸引。在墙馆

的人眼视线高处，设计师设计了一条高3毫

米的透明玻璃光槽，对于人类的本性而言，

越是私密的、遮掩的事物，人类越想窥视。

所以当路人经过光腔时，总会忍不住驻足朝

内窥视，从而完成对超薄美术馆内的艺术品

的欣赏。这是一个举重若轻的设计，既没有

影响到原有街道的风貌，也没有影响到路人

经过街道的行道线，而且其吸引公众观看的

方式是如此巧妙，没有任何招揽的声音，也

没有任何海报张贴，但所有路过的行人无一

例外都驻足停留，无声胜有声地实现了艺术

欣赏。并且，观者可以扫描墙馆旁边的二维

码进行投稿，主办方每个月都会挑选一件优

秀的路人艺术家作品陈列其中，真正实现了

在城市繁华街道，打造一座从创作到观展的

主动权全部交付给路人的社区美术馆。

最后，作为一个后疫情时代的策展人

既要思维迭代更新，也要具备“请循其本”

的反思能力。策展人应该深度思考的是，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面积使用电子化工具，这

一现实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对作品观看

的视觉心理。我们今天的阅读方式和思考方

式是碎片化的，在对图像的处理中，我们喜

欢PS或者局部拼贴，时间和空间被重组。

数字化审美的趋势有一个弊端，就是技术上

高度统一，所有的互联网都建立在算法上，

所有算法的基础语言是二进制，屏幕原理也

是一样。我们用相同的技术，艺术品的质感

和颜色都有一种电子化的失真，全球多数媒

体艺术家都有用共同的符号和数字的印象，

因此创作出来的数字化作品在数字审美上都

比较趋同，艺术家的地域性特征也许将不是

那么明显。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对图片进

行PS或者使用滤镜和特效，通常会在内心

将其与手的技艺为主体的艺术相区别，但

“00后”艺术家从一出生就开始接触数字

键盘，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PS，就是碎片

化信息的拼贴，数字化生存成为未来一代的

生活方式和精神食粮。线上展览的空间不再

是一个线性的空间，而是可以同时打开几个

界面窗口，观者可以任意地设计自己的观展

路线。比如最近流行的NFT艺术，它是可

以自然生长的，那么策展人向公众推出的艺

术展览，到底是依旧像过去的传统展示那样

呈现作品，还是作为社会行动的发声器？这

两者之间的思考是有区别的。当所有的行业

都成为数字信息行业的分支结构时，作为个

体的人也就像游戏里的人一样，拥有无穷多

的身份，可以随时更换界面和皮肤。我们在

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身份相对比较单一，

比如艺术家、策展人、电脑操作员、技术处

理员，但未来也许所有的行业都统摄进一个

数字化产业之中：算法系统今天让我们干什

么，我们在今天就是这个身份，明天让我们

干什么，我们在明天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人

和物都是电脑终端，可以不断参数化分支。

那么，到这个时候，策展人、艺术家和后台

技术操作人员的身份区别，可能就没有必要

了，它可以随时在云端相互切换。

后疫情时代，艺术家创作的网络化趋向

将越来越明显，网络时代的特征就是去中心

化，无论是观者还是艺术家，都失去了主体

性。我们可以在云端拥有全球数量庞大的观

者群，互通有无，但由于没有主体性，我们

的艺术创作可能在社会问题意识的针对性上

越来越淡薄，很难触及到具体的某个群体，

真正介入到他们的肉身经验。策展人需要思

考的是，过去艺术的存在价值在于稀缺。而

数字时代是一个快闪快销的时代，当人在多

维时空折叠时，艺术变成了一堆海量数据，

新的技术在解决旧有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

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比如空心化、碎

片化、数字垄断、算法霸权等。所以，作为

策展人，在保持思维迭代更新与时俱进的同

时，也必须有“请溯其本”的理性反思意

识。毕竟，艺术从古至今都是不按常理出牌

的，其价值在于打破理性常规思路，在人云

亦云中保持批判和反思的锋芒。

作者简介：邱敏，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当

代视觉艺术理论与批评。

注释：

［1］�安来顺：《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建》，

2021年5月18日在博物馆日受邀陕西博物馆的

演讲。

［2］�《这场KAWS虚拟展览是AR艺术的市场试金

石》，《凤凰艺术》，2020年4月2日，http://

art.ifeng.com/2020/0402/3498863.shtml

者在现场中无法体验到的感受呢？

就数字化的复刻技术而言，并非仅仅

是将现场展厅转化为线上展厅，策展人在运

用这一技术思路时，也大有创意性的文章可

做。比如以前的艺术展览无法看到细节，策

展人可以运用后台的数字技术对艺术品进行

局部放大，让观者可以看到在线下展览得不

到的观展体验。再比如说，一个石窟造像或

者建筑上的某个局部的雕塑，很多都孤零零

地展示于博物馆里，一般公众只将其视为雕

塑，但其实它是一个建筑空间的一部分，那

么策展人对这一类作品的创新式策展，可以

通过航拍，建立其三维模型，再把它打印出

来或者在屏幕中展现出来，还原当时的历史

场景。

由此，未来的策展人可能不是一个单

独的个体，将会变成一个协作的团体。就像

电影导演一样，他负责整体的场面调度，而

一部电影的完成，需要一个电影工业团队。

在未来的展览里，策展人的身份将变得更为

多元化，其综合能力要求可能更高。正如数

字化艺术不仅限于图像的复刻一样，线上策

展也不仅仅是实体展览空间的复刻，它可以

充分利用网络在线的优势，呈现出和线下实

体展览空间不同的观展体验。比如过去，做

一个主题展可能涉及到向各大艺术机构甚至

私人藏家手中借展，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梵

高曾经创作了多幅《向日葵》，其中有5幅

收藏于世界各地不同的5家博物馆中。如果

观者要同时欣赏这五件作品，可能需要主办

方跟收藏有《向日葵》的各大博物馆进行借

展。一件艺术品若跨省、跨国展出，艺术品

专业运输、海关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全球

每年的展览中，展出方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因

为运输或者安装不当而被损坏的艺术品。并

且，经历了一定历史岁月的艺术品，因为空

气氧化、湿度、温度等原因会产生磨损，所

以一些稀缺性的经典艺术品或者一件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是不会轻易借展的。但是线上展

览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它们将始终存在于

云端，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2017年，梵

高的《向日葵》联合了5家博物馆进行了一

次在线展览，每个藏馆的馆长或策展人还向

公众发表了公开的艺术专题演讲。因此，策

展人在这里就像是一个电影导演一样，他只

需要提出明确的策展理念，像电影导演那样

进行艺术品数字化调度，就可以围绕某一个

主题顺利地开展艺术活动。

第三，策展人应该如何激活后疫情时

代的实体展览空间？今天的艺术机构空间功

能走向综合体，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发

现工作并非只能在办公室完成。最初我们被

迫在家居环境中完成工作，但经过两年多的

测试，我们发现只要有网络通讯设备，很多

事情都可以在家里完成。有技术能力的艺术

博物馆正在完成线上展览，那么实体的艺术

博物馆在将来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除了纯粹

的观展体验场所，它的功能边界是否会被拓

展？正如过去的大型购物广场一样，它不再

仅仅是一个单一的购物场所，也变成了餐

饮、娱乐、休闲、聚会、教育的场所，成为

人和人、人和社会的一个物理性链接。那么

艺术博物馆会不会在未来也变成一个类似于

大型购广场一样的综合体？新冠疫情之前，

就已经有美术馆置入大型购物商场里，比如

上海淮海路上的K11、昊美术馆等就是典型

的例子，其理念是通过文化和商业的融合，

打造新型的商业模式，让艺术走入日常生活

和社区。艺术在连接文化和社区再投资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实在疫情前，美术馆

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品展示空间，而是

一个多功能的综合体。新的需求让公寓变成

了全天的生活与工作动态结合的空间，这对

我们的展示空间意味着什么呢？在未来，它

可能更倾向于一个文化社交场所，重要的不

是美术馆空间本身，而在于它的文化理念和

态度。比如赫尔辛基的颂歌图书馆，里面不

仅有图书，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物品都可以在

里面借到，甚至还有专门的房间让大家在里

面煮饭。它其实为我们未来的展览空间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路径。因为当代艺术就是

不断打破陈规的，从艺术作品到展示空间，

都可以全部推陈出新。

未来的展览如果依旧保持实体，策展

人选择展览场地可能会不仅仅限于传统美术

馆的方盒子空间，或者在打造新的美术馆的

设计理念上，更强调户外和室内的开放性，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的方盒子密闭空间，因为

开放式的空间空气流通，并跟大自然结合。

比如上海愚园路墙馆给未来的新型实体展览

空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上海的老城

改造最大的问题就是道路窄、人行道窄，而

谢怀元和相南主创的本构建筑设计事务所利

11.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在隔离时

期，策划了“蓄电，微笑，再相聚——从情

人节到植树节”线上系列活动

12.本构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上海愚园路墙馆，占地不到1平方米

13.愚园路墙馆利用路人窥视的心理，完成艺术欣赏行为


